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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拿过来了， 陈保省接过来一

看，醒目的大字标题《田大师落网记》

———“田大师”看相、看风水骗取钱财，

被判刑十年。

他仰面出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地

说：“活该！ 不用说，是兆扬送来的，他

没脸见我！ ”

病房的门开了，韩振淇走了进来，

陈保省两口笑脸相迎。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往家走吧？”

小车驶出了城区， 奔驰在宽阔的

大道上，转眼就来到了一座小洋楼前。

陈保省感慨说：“到家了！ ”

两层小楼，红瓷砖墙面，铝合金窗

户，分外漂亮。院内水泥漫地，花池、绿

树、石桌、圆凳井然有条。走进屋里，瓷

砖铺地，雪白的墙壁，新添置的家具，

应有尽有。

陈保省从院子到屋里， 细看了一

遍，赞不绝口。

听说韩世诚两口子来了， 村干部

都来了，孬牛也来了。 孬牛一进门，紧

走几步，上前握住陈保省的手，问长问

短， 掏出高级香烟， 送到陈保省的面

前。 陈保省摆摆手说，医生不让抽。 孬

牛拿着烟让了一圈后坐下， 问起他的

病情， 说：“人吃五谷杂粮， 谁能不生

病？ 来到家了，老少弟兄坐一块儿，一

笑百病了，啥病都没有了。 ”

一会儿来了一屋人，众人你一句，

我一句，陈保省两口感到很高兴，有种

归宿感。陈晶妈拿出水果、糖块、香烟，

递给前来看望的人。 陈保省深有感触

地说：“出去几十年了，喝遍天下的水，

还是家乡的水甜。”他谈起石头、小昌，

眉飞色舞，可始终没提晶晶一个字。来

看望的人站一会儿，吸根烟，找个借口

走了，一会儿又有人来了，陈保省对来

看望他的人感激不尽。

韩振淇在厨房忙了一阵后， 端桌

上几个凉菜、 几个热菜， 提上一瓶茅

台，让大家都坐。 孬牛见酒走不动，他

拉这个，让那个，主动坐下，提壶给大

家倒酒。酒倒好了，他端起酒杯说：“二

哥，你回来，当兄弟的很高兴，先干为

敬，我先喝了。”一扬脖子，一杯酒下肚

了，接着又是一杯，一连三杯，杯杯有

词。

石头娘与晶晶妈没有坐桌， 两人

像是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语。两人

的话题集中在小超凡身上：“嫂啊，我

八辈子都说不完你跟大哥的好！ 要不

是你帮忙把这小家伙弄来， 我都难活

到今天！养活个哑巴孩，比添一顷地都

忙。 ”

“真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乌鸦，

专省力呢， 好吃好喝， 一夜不尿到天

明。跟晶晶一样，嘴巧，教啥说啥，谁见

了谁喜欢。今天小满囤又把他背走了，

说是去河里给他捉鱼， 骑在他舅的脖

上笑眯眯的。 一大晌了，也不说回来，

不见人长，光见衣裳短。谁见了都说长

高了，腰也粗了。 ”

酒过三巡，孬牛几两酒下肚了，他

刚要提着酒壶倒酒， 小满囤扛着小超

凡进来了，进门就喊：“爸，还喝呢！ 公

司的车在鸡棚前等过秤呢，快去吧！ ”

孬牛寒暄几句，离开了酒桌。陈保

省看着孬牛的背影说：“我看这家伙现

在的气色正了，也喂小鸡了吧？ ”

韩世诚说：“老牛变性， 孬牛这头

踢人撂套的牛，这几年也正经干了，盖

了跟这一样的两层小楼，买了拖拉机，

喂了几棚鸡，每月要见几万块钱。前天

不知在哪里喝酒了，见我说，‘大哥，不

喝酒了，你侄满囤光吵我。过年打算给

满囤买辆小轿车， 跟俺石头侄商量商

量，看买个啥牌子好。 ’”

一位村干部说：“他的时光能过

了。 地也不少打， 现在种地就跟玩一

样，犁地、收割、播种都是机器，旱了水

泵开开，坐地头就行了，有草打遍除草

剂，人不忙，粮食产量蛮高，就该人享

福呢。 ”

陈保省把酒杯举过头说：“我听说

三叔去世了，我哭了好几天！ 三叔，您

侄在外几十年没忘槐树庄的养育之恩

呀，每次做梦都是老家的事，始终没忘

您的恩情呀！ 谁都知道槐树庄有今天

的变化，军功章里有您的一半。我不如

大哥，他几十年来，一心扑在为全村人

服务上；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求自己

升官发财上， 路不相同， 结局各不尽

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打算喂几

棚鸡，雇几个工人来给我打下手，重新

搞一番事业！ ”说罢，把酒朝三爷长眠

的方向撒在地上，眼泪汪汪。

韩世诚笑笑说： “兄弟， 三叔在

天之灵看到你回来也会含笑的。 他临

走前还提到你， 说你脑子灵活， 是块

好钢。 人生就像淇河里的水一样， 流

过去了，就再也流不回来，过去就过去

了！ ”

随后，世儒、世信，就连银贵也来

看望了，屋内又是阵阵寒暄声。

七十四

刘怀与郑向阳重归于好， 办了结

婚手续，走进婚姻的殿堂，理应夫唱妻

随、恩爱美满，可是，两个人内心深处

都有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破镜即便

拼到一块去， 当中那一道缝隙却始终

存在，无法弥合。 一句话，他们各有所

需，各有所求，自然是貌合神离。 郑向

阳想的是， 要想让刘怀听使唤， 不花

心，常言说，人怪有点钱，马怪有点膘。

经验告诉她， 让刘怀成为一个穷小子

比上保险锁都保险。 刘怀的初衷可不

是当穷小子，他要借助于富婆的条件，

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结婚之前，郑向阳提出来，家里的

一切经济由她掌管， 刘怀的工资由她

去领，开支由她说了算。刘怀身居人家

的房中，嘴里吃的，手里拿的，身上穿

的，都是人家的，人在屋檐下，怎能不

低头？ 他都一一答应了。 结婚后，郑向

阳清早起来， 第一道程序就是把刘怀

的衣兜里外翻个遍，只留下五块钱。第

二道程序是告诉他今天干啥。 第三道

是晚上落实这一天干啥了。 实话说一

万遍都不会变样，谎话一遍一个样，因

为一句谎话，两人经常舌战到半夜，甚

至第二天睁开眼睛又接着战。 郑向阳

要落实个水落石出， 刘怀是有嘴不能

自圆其说。本来就没有愈合的伤口，越

拉越宽，两人的心，离得越来越远。

陈晶与他生活几年， 没有一句刺

伤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尊重他的话，从

来没有掏过他的衣兜， 从来没有问过

他的去向、与他人的交往。她为刘怀生

儿养子， 为刘怀坐牢……人总有良心

发现的一会儿，刘怀想起陈晶，时常黯

然泪下。

陈晶与郑向阳两人的修养、气质、

为人处世反差很大， 也成为他与郑向

阳爆发战争的导火索。

民间有句老话，要想一天不安宁，

就喝醉酒；要想一年不安宁，就拆旧房

盖新屋； 要想一辈子不安宁， 就换老

婆。战争又开始了，两人重复的是那句

老话， 郑向阳说：“我不能让你拿钱去

搞女人！ ”

刘怀说：“我一个大学老师， 不能

让你拴在裤腰带上！ ”

无聊的吵嚷， 从晚上一直持续到

深夜，清早起来，继续开战。 各人做各

人的饭，各人洗各人的碗，宛如路人。

快到元旦，郑向阳来了个绝的，把

刘怀的东西扔在门外，门锁换了，雇俩

人看门市， 自己坐飞机到海南观光去

了。临走时，拐到学校给刘怀留下一句

话：“让你也尝尝被人抛弃的滋味！ 门

锁我换过了，你只要敢动我的门，小心

你的狗腿！ ”

刘怀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放声哭

了起来，哭起贤惠的前妻陈晶，她一人

在默默地承受着牢狱之苦！ 想起嗷嗷

待哺的儿子，心中更如刀绞一般。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刘怀梦见陈

晶在监狱中向世人控诉世态炎凉，控

诉判案的不公，也有对他的唾骂！ 哎，

如果不是为给郑向阳弄那一万块钱

……刘怀突然从噩梦中惊醒， 坐起来

满头是汗，再也睡不着了，只恨天亮得

太晚。

刘怀第一次走进豫北女子监狱，

以老同学的名义探监，找到了狱政科，

详细询问陈晶的情况， 当得知陈晶的

案件已经平反， 要不是元旦文艺晚会

有她的歌唱节目，早就出狱了。刘怀兴

奋异常，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老

天总是眷顾着自己。 ”

他暗暗为自己庆幸。

杜干警走到陈晶的跟前说：“你的

老同学来看望你了，许都商专的，叫刘

怀。 ”

陈晶一听到刘怀两个字， 没好气

地说：“他来干啥，还嫌我死得慢呢？ ”

稍停片刻，她又问，“他在哪里？我

去见见他。 ”（68）

这对父子为啥如此无法无天

□童大焕

5 月 1 日 11 时 30 分许， 北京演艺进修学

院的学生韩方奕不服指挥， 当街殴打协警和交

警，并在 5 分钟左右时间里，喊来了其带着打手

的父亲，不由分说，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交警打

倒在地， 仍不停手。 该交警于当日抢救无效身

亡。（详见本报今日 8版）

痛恨和悲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一个年轻的生

命，案件的事由也非常简单，有证人、有录像。 我

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支

撑起韩家父子将一个正在依法执勤的交警活活

打死的底气？ 这样一种嚣张的暴戾之气，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

此前有媒体报道韩方奕是“官二代”，其叔

叔为大连某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经大连市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证实，情况属实，但其叔叔刚被提

拔到现职不久， 而其与被袭民警史英才的父亲

还是同事关系。 而韩方奕同样涉案的父亲韩家

敏是个做土石方生意的商人；另一个嫌疑人（主

要打手之一）周盛强是韩家的亲戚，属当地无业

人员， 曾因为吸食毒品被沈阳警方行政拘留 1 5

天， 这次周盛强在被警方控制之后进行的毒品

检测中也呈阳性。

从这些信息看， 如果不是双方认识而且背

后有过节， 那么韩家父子的暴戾之气就更像是

一种面对不确定人群的暴戾之气， 也是一种习

惯性的暴戾之气。 很多人以前曾把靶子指向不

争气的“富二代”、“官二代”，但是从本案来看，

韩方奕的父亲在 5 分钟左右就带着打手来到现

场，可见所谓不守法纪的“富二代”、“官二代”，

首先是因为有不守法纪的“上一代”在那儿言传

身教。 事实再一次证实“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社

会现实。

根据公众的“常识”，作为一个公民，遇事总

得先问个青红皂白， 而韩父看样子随时带着打

手，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殴打执法交警，甚至敢不

由分说置人于死地，光靠有钱，没有一点所谓的

“背景”，可能远远不够。 这样的“背景”在韩家敏

的商业生涯中， 是否就早已经炼就了铁壁铜墙

般的“政商关系”。 这，是否是韩家习惯性暴戾之

气、习惯性有恃无恐的“底气”，有待执法机关进

一步的调查。

希望有关部门将此事依法调查清楚， 还遇

害的交警以公正，给公众一个交代。

“因公醉死”

是对“公”的亵渎

□杨于泽

网帖称， 南通三余镇副镇长王卫

东陪领导喝酒，“喝下两瓶半茅台，致

酒精中毒死亡， 其家属向政府索赔

300万元”。（5月 13日《现代快报》）

“因公醉死”虽让人觉得诡异，近

年却屡见不鲜。因为公务招待喝酒，看

起来是公务，如果喝死了，公家给予赔

偿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公”是受到宪

法与法律严格界定的， 并非借政府名

义、动用了公款，就成了“公务”。 公款

吃喝，甚或有着公务目的，但恰恰是法

律和纪律所禁止的， 其产生的后果损

害到行为人的，按理只能自作自受。

原因很简单， 你花公家的钱海吃

海喝，不论是招待自己还是客人，都是

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公款吃喝目的似

乎在“公”，招待上级是为了为地方争

取宽松环境， 招待客商是为了招商引

资，内部吃喝是为了方便工作等。目的

或许在“公”，但手段必须正确，权力行

使的程序、 方式、 边界要受到制度规

范。公款吃喝向来是被禁止的，中外皆

同。

有一种流行说法， 谓官员大吃大

喝是在其位、喝其酒，不得已而喝之，

听起来俨然是“公”对官员施加了某种

强制。 但是，实际上，禁止公款吃喝早

已三令五申。 在“公款吃喝”、“因公醉

死”现象中，“公”其实是无辜受害者。

官员不顾禁令， 拿纳税人的钱大吃大

喝， 其实是滥用公权力， 不乏犯罪嫌

疑。 公款被官员非法拿去大吃大喝，

“公” 已经备觉无奈； 现在喝出人命，

“被出钱请客” 的纳税人还要再出赔

偿，岂有此理！

□洪信良

近日有媒体曝光说，电力行业的大部分获利让

国家电网拿走了，电网暴富，电厂巨亏，于是电厂停

工，湖南超过一半的火电机组宣布“停机检修”，这

使得原本“电能过剩”的中国爆发了严重的电荒。

煤厂、发电厂、电网，它们之间利益博弈的结

果，影响的却是百姓生活。无论是“市场煤，计划电”

的矛盾，还是电厂饿死、电网撑死的分配不均，就老

百姓看来，煤老板、电厂工人、电网职工都是从“电”

这锅肉汤中分一杯羹的人。 面对五大国有发电厂，

“捣煤蛋”们在煤价谈判中居于下风，有时成了“倒

霉蛋”；而煤价上涨、油价上涨，发电厂越发电亏损

越大，提供动力资源的企业却最缺乏开动机器的动

力，唯有电网一家独大。

电厂卖电给电网每度三毛多，电网卖给居民六

毛左右，卖给企业八毛多，它一手接“电”，一手卖

“电”，独门生意一年赚九千多亿元，成了中国最大

的“倒爷”。国家电网就靠倒倒电，不要说盆满钵满，

连杯呀盏呀都盛满了钱。安徽省电力公司近年来以

“车改”之名，为全系统约 3 0 0 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

备公务自驾车，标准逐年提高，从最初的奇瑞汽车

到现在价值 2 0 万元的一汽迈腾和帕萨特领驭，一

切车辆手续及费用由公司负责。 看看，电网企业是

不是已应了俗话说的“富得流油”？

按理说，既然冠名“国家”，你的赢利应该归全

民所有，至少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把“电网”给整好

吧。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外联部负责人张海洋说，

我国东部用电需求较大， 但能源资源比较匮乏；西

部用电需求较小，但能源资源比较丰富。因此，我国

电力供需有结构性矛盾问题，解决之道是要加快电

网建设。言外之意，这么多年来，“东部缺电，西部窝

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电网建设不力。

形成电荒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去年“节

能减排”调经济增长结构，重工业增速大幅减缓，而

今年一季度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高耗能企业

又被打了 GDP激素的地方政府放虎归山。 但就电

力行业本身而言，加大监管力度，深化电力体系改

革，理顺煤、电、网三者的关系，形成合理的价格体

系，电荒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别把别扭闹到百姓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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